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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感
悟

感动、温暖、幸

福，往往在某个不

经意的瞬间突然袭

来。一个眼神、一个

微笑、一句话，甚至

是简单的一碗面

条、一把青菜，于细

节中却凸显出最美

的人性、最真的情

感、最打动人心的

力量。

这些，都是“一

点点”的发现与感

悟，却于“一点点”

中蕴藏了真理与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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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早春二月，还冷得很。我在泰山
脚下、岱庙的山墙上，迎面长风像太
极拳，柔中带刚，令人立足不稳。抬
头远望，我与城市平起平坐，棉袍灌
满风也能飘飘欲仙，我是笨重的白
鹤亮翅。

快中午，出了岱庙，我在泰安后
街小巷逛来逛去，一眼看见招牌“泰
山名吃——— 正宗传统独一家糁馆”。
糁是什么？下面一行中号字：面食
2 . 5 元即吃。

是要自己去窗口端餐的，吃完
算钱。我端着托盘走到近门处，看到
一位老先生独个儿占了张桌子。我
向他笑笑，坐下来。

老先生庄重地向我点头：“吃饭
呀？”伸手招呼我，“吃点儿菜。”他显
然正在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小盅白
酒偶尔抿一口，一碟花生米，一盘韭
菜炒蛋。我客气地谢谢他。

糁是健康小麦色，类似粥也像
面糊，汤上微微荡漾着蛋花。专注喝
一口，鸡汤的清鲜，胡椒的微辣，暖
暖地下了肚，口感似稠而稀，汤薄而

味浓。老先生一直在留意我，此
刻徐徐问：“好喝吗？”我说：

“好喝呀。”他满意地点头，伸出三根
手指：“我每天喝三碗。这个好，养
人、增寿、美容。你看我像多少岁？我
都六十了。”语笑皆朗朗，确实更像
个中年人。

有人过来，老先生站起来，拉着
人家的手：“吃好了吗？吃什么了？”
俯耳过去，似说悄悄话，但原来只是
体贴地算账，“两碗糁，两份面食，10

块。”我才反应过来，老先生是老板。
给钱找钱，他真诚地道别，“明天
见。”从容坐下。整个一气呵成，仿佛
就是寻常人家送客。

同行的朋友端着油条过来，还
没坐定就跟我说，“这大妈真好，怕
我不知道，告诉我，吃多少都是 2 块
5。”我一愣：“什么？”

老先生点头：“没错，面食一人 2

块 5，不管多少。”又给朋友让菜：“你
吃点儿，别客气。我心道：“啊？这不
成共产主义了，各取所需。”

不断有人结账，每次老先生都
站起身，与人寒暄数句，是熟客，还
说些家长里短。像旧小说里的场面：
医生到家看病，先互致短长：“老太
爷好吗？大奶奶好吗？”一袋水烟抽

毕，再问：“府上哪一位不舒服了？”
农业社会的温情脉脉，民间仍有流
韵。

也有像我似的生客，老先生一
视同仁，至多问几句：“哪里来的？有
机会再来呀。”郑重在对方臂膊上轻
拍一下，是一种无声嘱托。

朋友吃完了，居然还打算起身
去拿：“ 2 块 5 任吃。”我一把按死他：

“你打算把人家吃破产呀？”举目一
看，真有人桌上一簸箩满满的，油
饼、油条、卷饼、馅饼……吃得十分
惬意。我心里暗道：要我开餐馆，这
种吃货直接叉出去。

老先生居然站在朋友一边：“去
吃去呀。随便吃。”我惭愧于他的襟
怀：来了就管饱，相信你不会为了占
小便宜撑着自己。有大肚汉就有不
怎么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不怕不怕，
赔不死。

老先生的店让我想起《水浒传》
里常用的“主人家”：客栈主人、饭馆
主人、赶脚主人……他们打扫店堂，
仍是秉持《颜氏家训》：黎明即起洒
扫庭除；把饭食做得干净美味，也
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是他

们的产业、他们的店，也是他们的
家。

而我们借由光顾他的店，成为
他的客人。他于是以主人的自信与
热情，延我们入座，嘘寒问暖，为我
们吃得饱吃得好真心喜悦。他不是
在服务，只是待客，周身上下，都是
一种饱经世事后的洒脱，“我相信我
是最好”的骄傲，对自己的店，对自
己的饭食，他百分百的有底气。

他对我们，如遇大宾；我们对
他，视为东主。萍水相逢，互相成为
对方生命中一刻的温暖。人生盛宴
中，不是每一次主宾都能这般好聚
好散。

我与朋友，一人一碗糁，2 块 5

的面食，我还另外要了一小碟牛三
袋子(疑似牛胃)，3 块。一共 13 块，完
成了泰山脚下一顿简单的中餐。

出了门，再回头看一眼，招牌上
写着：早上 5：00 ——— 下午 2：00。这
招牌与老先生一样，都有着既不傲
慢也不讨好的姿态。

一碗糁的尊严，让人感动。
糁，字典上念“散”，但我明明白

白，在店里听他们说的都是“参”。

从小就有人在
他耳边不停地说，
长大后要做一棵
参天大树，华盖
葱 茏 ，浓 郁 苍
劲，只有这样，
才 会 被 众 人 仰
视与赞美。起初，
他圆睁着懵懂的
眼睛，不知该如
何作答，后来，他
开始下意识地点
头认可，最后，成

为一棵参天大树
便成了他潜意识中

的一个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

他放弃了与同龄人一
起游戏的快乐无忧，放

弃了在母亲怀中撒娇邀
宠的肆意妄为，放弃了许

许多多五颜六色的梦。他的世界里
只剩下了一样事物，那是一株高不
可攀并且遥不可及的巨树，闪烁着
令人惊悸的光芒，他一刻不停地向
巨树奔跑着。在奔跑的过程中，有一
个声音在不停地对他说，只要一直
努力，你就一定会长成一棵这样的
巨树。

四岁时，他已经认识了上千个
汉字，能背诵上百首唐诗；七岁时，
他破格升入初中，和一群比他高两
个头的同学一起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读书学习；十一岁，他成为县城最小
的重点高中学生。光环与赞美一直
在他身边环绕着，人们不约而同地
认定，这个瘦小沉默的孩子一定会
成为这个小县城里最有出息的人。

进入高中后，他第一次远离了父
母，久违的有些陌生的自由让他变得
有些无所适从，每天他要自己去打
饭、自己洗衣服、自己安排每天的学

习计划。这时，他才沮丧地发现，原来
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高人一筹的地方，
甚至比别人要差许多，虽然同学们都
在帮助他，但他们看自己的目光总是
有些怪怪的，让人很不舒服。

他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
同，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自
己一定要去做一棵参天大树呢？大树
真的快乐吗？

这个问题让他变得更加沉默。为
了寻求答案，他经常忘记去食堂吃饭，
并开始失眠，变得无精打采，学习成绩
一落千丈，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终于在
升入高中的第二年办了休学手续。

这时，他终于发现了一个令自己
心惊胆战的秘密，原来，自己只是一
粒再普通不过的草种，并不比别人聪
明，所谓的成绩其实是用快乐与自由
换取的。现在，自己虽然仍在努力生
长，梦中那株参天巨树却似乎正在一
刻不停地远去，但是，自己对这棵树

竟然没有了一丝留恋之情，甚至对它
远去还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意。

休学之后，是漫长的治疗与调整，
从恐惧、彷徨到平静面对，他用了整整
三年时间。再次回到学校，他发现，自
己身边有了一群同龄人，自己再也不
是孤独的一个人，虽然成绩并不算顶
尖，但他的脸上却慢慢洋溢起了笑容。

高中毕业，他勉强考取了一所大
专院校，此时，父母对他的期望早已
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变成了做一株
自食其力的小草。但奇怪的是，褪去
了光环的他却变得快乐起来，每天都
会在篮球场上驰骋，还参加了学校的
文学社，最重要的是，他还交了一大
群朋友，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眼睛灵
动、快乐开朗的同学。

他终于明白，如果成为一棵众
人仰视的树要付出透支生命与快乐
的代价，那么，做一株真实的小草其
实才是最幸福的。

这个招待所，我本来只想住几
天，最多一个月。但阴差阳错，一住竟
达三个多月。每天下班我都会看到店
主坐在门口打盹儿。店主应该算是中
年妇女，说不上老，但她的女儿也已
有了一双儿女，每天在走廊里打闹或
者哭闹，中午的时候照常吵来吵去，
让正在午睡的我常常猛然惊醒。

这个店主有点古怪，有时候主动
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有时候我跟她
打招呼她只是抬一下眼皮，似乎懒得
理我。一天，我看他们一家人凑在厅
堂的饭桌前吃饭，才猛然发现，店主
其实是双胞胎，两姐妹。冲我笑的那
个经常穿一件花衣服，表情严肃的那
位经常穿一条裙子，我是把她们两人
当成一个人了。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
笑，但渐渐地，我和她们的距离又拉
开了。我是一个过客，她们是生意人，
一分钱一分钱地跟我算账，当初约定
十天交一次房租，她们一定会提前一
天就一丝不苟地提醒我：“老板，明天
该交钱了。”

有一天下了夜班已是两点钟，肚
子很饿很饿。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无论时间多早多晚，都会有一份可口
的饭菜等候着我。而现在我是孤身一
人，异地为客，那个狭小的房间是黑
暗的，除了几只熟悉的蟑螂，再无其
他活物。

踏进招待所，一股香喷喷的气味
扑面而来。抬头见桌子上有个锅，锅
里是热气腾腾的面条，店主姐姐和她
老公正吃得热火朝天，他们一边吃一
边伸出筷子对我说：“也来吃一碗
吧。”我摆摆手说，谢谢，不饿。但回到
房间以后就后悔了——— 我是真饿呀，
为什么不吃呢，就算吃一碗也没什么
关系吧？这样想着，我喝了一杯白开
水，吃了几个枣，暂且糊弄一下肚子。
肚子此时已处于混沌状态，真被我骗
过去了。

又过了几天，下班时又赶上他们
在吃夜宵。这次是店主妹妹和她老
公。这二姐妹应该是轮流值夜班看守
店铺，长夜漫漫，半夜吃点东西可以

提神。这次他们煮的是河粉(原料为大
米，将米洗净后磨成粉，加水调制成
糊状，上笼蒸制成片状，冷却后划成
条状即成)。看见我，夫妇俩同时邀请
我吃一点，我说：“那我可不客气了。”
他们说：“客气什么，反正我们已经吃
饱，你把剩下的都吃掉吧。”于是，我
吃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最香的一顿饭。
河粉中还有几个牛肉丸，非常弹牙。
我喝着汤，嚼着牛肉丸，心里产生了
一点小小的感慨。广东人有吃夜宵的
习惯，其实此时外面很多店铺都在营
业，也有河粉卖，但自家煮出来的东
西与外边卖的东西不一样。面前这碗
河粉，我能闻到厨房的味道和家的气
息，它不但解饿而且解馋。在外一年，
还有什么比这更香？

为了表示感谢，第二天我把单位
发的牛奶送给总是打闹或者哭闹的
两个小朋友。晚上，店主姐姐再邀我
吃面条时，我心里坦然多了。狼吞虎
咽地吃完，我拿出一根烟递给店主姐
姐的老公，同他闲聊起来。他问我有

几个孩子，我说有一个女儿。他说：
“那还应该再生一个，我们广东人讲
究多子多福。”然后，我们就计划生
育问题探讨了一会儿。他还说，他们
这个店是租的，每年要交二十万房
租，自己除了各项开支，几乎剩不下
什么，相当于给房东打工。我说既然
不挣钱，你们可以不干啊，他回答：
现在工作难找，我们能干什么？好歹
有个生意支撑着，大家还有点事儿
做。招待所附近有好几个工业区，街
上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产业工人，
他也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其中一个。
店主姐姐问我在哪个工厂上班，我
说在报社。店主姐姐的老公立刻说，
怪不得要上夜班，你们每天要印到
很晚吧？他以为我是印刷工，还问我
印刷报纸的流程。接下来，我们各说
各话，虽然是鸡同鸭讲，但望着那只
空空的碗，回味着刚刚咽进肚里的
一碗面条，我还是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注定是彼此的过客，不过有
这份小小的温暖，我心足矣。

一碗糁的尊严
□叶倾城

一株草的幸福 □石兵

一碗面的温暖 □王国华

陪朋友去市场买菜。晚九点，路
边还有几个当地老人没有收摊。丝
瓜、苦瓜、青椒、香葱等一溜排开，席
地而摆，下面铺着湿嗒嗒的蛇皮袋。

走了一圈，朋友停在了一个黑衣
老人的摊上。老人招揽道：“空心菜，
八毛一把给你了。”

朋友痛快地掏出一把零钱，抽了
一块钱递给老人，接过菜，拎了就走。
不料老人喊住她，从一个灰黑色的编
织袋里找出两张毛票，不容分说地塞
给朋友。“怎么？还找两毛？”敢情她根

本不想要，又不好违背老人的规矩，
于是笑着收下了。

还有好几家都有空心菜卖，而且
量多，有的挑。为什么要买这家的？就
只有一把，好坏没的拣。我还以为她
贪便宜，我不解。朋友笑：就因为那家
只剩最后一把，我买了，老人就能收
摊回家了。

暗淡路灯下，穿白衣的她笑颜如
星。即使她留着比男孩还短的短发，球
鞋、牛仔裤、白衣的简单装扮，但我发现
她是人群里漫不经心就耀眼的一类人。

起初我以为那是因为她那头俊酷有型
的短发、那看似随意其实精心的着装、
那举止间的大方潇洒吸引人眼球，直至
交往渐频，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内心的光
芒能穿透外表，成为其头顶的光束，如
影随形。心灵柔软澄净的人，才能拥有
这样一双月光照水般的眼睛。

在街上遇见行乞的人，她不围
观、不停留，放了钱就走，以致有一个
男人从背后走到我们前面，还一再回
头打量她。“那个孕妇是假的，骗钱
的。”每当有人说她好骗，她总不以为

然，遇见了，不拘多少，还是要给。“在
我眼里，下跪不会是假的，放下尊严
当街行乞不会是假的。不是别无生
路，谁愿意走这一步？”

去她住的地方，斗室半间，都是
书籍的天下。她在音乐与书影之间，
泡了一杯清茶给我。白衣映容，别有
一种清雅。贪婪借走她一堆书，用心
阅读，按时归还。如此朋友，属于命运
恩赐，可遇不可求。我只能通过她的
善良，收藏一份感动与感悟，作为成
长的纪念。

一把青菜的善良 □云翦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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